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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摇摇摇摇序摇言

我们的脑袋是圆的，像个地球仪。不仅形状相似，而且

每个人的脑袋里，经常都会想到地球，它体积有多大？年龄

有多久？有哪些有趣的人和事？但对任何人来说，地球都是

一个庞然大物，即使倾其一生，也不可能把它跑遍了。怎么

办呢？有一个捷径，即看书，这叫作“秀才不出门，遍知天

下事”。如果你想了解地球上都有些什么新鲜事，这里指的是

大自然中的新鲜事，我建议你看一看《哈尔罗杰历险记》。

威勒德·普赖斯先生是个幸运的人，一生中跑了苑苑个国
家和地区，包括我们中国，遇到过许多新鲜的人和新鲜的事。

他又是一个愿意奉献、不甘寂寞的人，不想把自己的知识和

见闻都烂在肚子里，于是便动笔写了一部书，献给天下的孩

子们。于是，就有了哈尔·亨特和罗杰·亨特两兄弟。

哈尔和罗杰是约翰·亨特的儿子。约翰·亨特是动物学

家，几乎跑遍了全球去了解和收集各种各样的珍奇动物。哈

尔和罗杰不仅继承了老亨特的基因，而且也继承了爸爸的事

业和兴趣。在老亨特的鼓励和安排下，哈尔和罗杰走南闯北，

历尽危险和艰辛，从亚马孙丛林到南太平洋小岛，从非洲大

陆到格陵兰冰原，从世界上第二大岛新几内亚到地球上最高

的山脉喜马拉雅，从正在爆发的火山口到危机四伏的海底世

界，足迹延伸到世界各地，各个角落。他们冒着生命危险，

勇敢地追逐丛林巨蟒，制服热带巨蜥，巧捕非洲白象，激战

北极之王北极熊，深入海底猎奇，大战庞然大物杀人鲸，不

仅与凶猛的动物较量，还得与贪婪的人类争斗，常常是弹尽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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粮绝，走投无路，只能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勇气，才能置于

死地而后生。当然，不可能所有的人，都像哈尔和罗杰那

样，有机会到世界各地去旅游、探险。正因如此，所有关

心地球和热爱自然的人们，不妨都抽空看看《哈尔罗杰历

险记》这套书，希望你能进入角色，设身处地，感同身

受，与哈尔和罗杰一起，深入广袤无垠的大自然去畅游，

搏击，追随那些曲折的情节，体验无数惊险的场面，肯定

会惊心动魄，深受刺激。而且，书中丰富的知识和简练的

语言，也会令人受益匪浅，回味无穷。

最后，还要加上几句。就是关于亨特一家的事业。他

们是到世界各地去猎取和收集各种各样的珍奇动物，卖给

动物园和博物馆，一方面固然为人们休闲娱乐，观赏和了

解地球上的各种动物作出了贡献。但是，与此同时，他们

也伤害了许多动物，伤害了大自然⋯⋯

与缘园年前相比，人类现在对大自然和动物界的了解，
都要客观而且深入得多了。但也产生了另外一种值得注意

的倾向，就是一厢情愿地去和动物亲近，以至于有人和自

己的爱犬亲吻，结果被咬掉了嘴唇。我们说，动物是我们

的朋友，是指我们和动物同是生命世界之一员。但这并不

意味着，我们可以和北极熊拥抱，可以跟老虎接吻。动物

就是动物，人就是人，即使地球上最最温和友好，亲切好

奇的南极企鹅，当我想去摸它的脑袋时，它也会奋起反

抗，摆出一副决一死战的架势。因此，我认为，人类和动

物朋友的交往，应该是“君子相交淡如水”，最好的做法

就是不要去干扰它们，当然更不能去伤害它们。

位梦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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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摇摇摇摇
摇神秘的电报

基多酒店的大厅里，有一条剥制的鳄鱼标本。哈尔坐在鳄鱼

头上擦枪，酒店老板唐·彼德鲁对他说：

“是的，你们就要见到世界最长的河流⋯⋯世界上最大的从

来没人考察过的林莽⋯⋯世界天然资源的最大宝库⋯⋯总有一

天，亚马孙河要哺育全世界。”

“那儿真的有像这家伙一样大的鳄鱼吗？”哈尔问。在他看

来，狩猎比哺育全世界更有意思。

“嗬，比这还大呢！要是想给动物园逮动物，你可算是找对

了地方。嗨，我听人说，世界各地的野生动物全搁一块儿，也比

不上亚马孙河流域的野生动物品种齐全。这一点，您可比我在

行。”他转过头对哈尔的父亲说。

每当人们想了解动物方面的问题，总习惯于向约翰·亨特请

教。他研究和收集动物已经圆园年了。布朗克斯动物园的狮子莫
莉死了，主任就给约翰·亨特打电话，让他下次再去非洲时，顺

便给逮一只；里恩格林马戏团的巨蟒，由于配合上的小小失误，

一口把一只珍贵的猴子吞掉了。一封电报发到长岛亨特私人动物

园，电文内容大致是：如果这种猴子在亨特动物园里没有存货，

亨特可否在下次去婆罗洲时，帮忙再弄一只？在伦敦的动物园，

一只罕见的———由于太罕见，价值近千镑———叫作非洲大羚的羚

羊患了疝痛，于是，约翰·亨特收到下面这份电报：

大羚羊疝痛，如何治疗？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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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个儿子———哈尔和罗杰则是第一次到南美来。不过，和

动物打交道，他们并不是新手。哈尔曾经在科罗拉多和墨

西哥捕猎山狮；兄弟俩都曾经在长岛———他们父亲的那个

动物供应处照料过动物。那些动物都是父亲在考察时带回

来的，他们饲养这些动物，等着动物园、马戏团或者博物馆

把它们买去。

“谁也不知道，”约翰·亨特审慎地说，“亚马孙河流域

的动物到底有多少品种，因为那一带还有那么多地方没人考

察过。如果一切顺利，我们这次打算考察亚马孙河流域的一

个新的部分，帕斯塔萨河。”

“帕斯塔萨河！”唐·彼德鲁惊叫起来，“据说，它就在

安杜斯。到那儿去过的白人无一生还。去年就有两个白人一

去就杳无音信。嗨，那儿的印第安人喜欢割下人头来作战利

品。瞧那边，他们也会这样处置你们的。”

他让他们看壁炉台上的一个古怪的东西。那是个人头，

不过已经缩成橘子大小了。

罗杰走上前去凑近看，但却不敢碰它。

“肯定是一个婴儿的头。”

“不对，是成年男子的，”他父亲说，“黑瓦洛①的印第

安人有办法使它缩小。到了那儿，你就会看到啦。”

罗杰满腹疑虑：“那我们会怎么样呢？”

摇摇“我想，我们不会有危险。他们只割敌人或者亲属的
头，我们既不是他们的敌人也不是他们的亲属。”

酒店老板摇摇头，“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，否则我是信

不过他们的。”他说。

“有这样一个标本，博物馆什么大价钱不肯出啊！”哈尔
①摇黑瓦洛，是印第安人在秘鲁的一个部族。———译者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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欢呼起来。“这玩意儿怎么样，肯卖给我们吗？”

酒店老板紧张地四处看看。哈尔的父亲赶紧给冲动的儿子泼

冷水。

“出价买这玩意儿，警察会把你关进牢里，”他说。“这儿有

一条法律，禁止买卖人头。你可以弄几个山羊皮的复制品。至于

真的嘛，只好等我们到了黑瓦洛人那儿再说啦。”

罗杰仍旧忐忑不安。

“我们到那儿去到底图什么？”他问，“我还以为，我们只是

顺亚马孙河漂流哩。”

“帕斯塔萨河是亚马孙河的源流之一。你知道，亚马孙河并

非从源头开始就是亚马孙河，它起源于安第斯山上的积雪所形成

的许多小河，帕斯塔萨河就是其中的一条。而且，由于它的河道

还有一大截没有在地图上标出，因此人们对它特别感兴趣。”

“同时还因为，它流经那些喜欢割人头的印第安人的部落。”

看见弟弟忸怩不安，哈尔又添上一句逗他，“我们准得经过那地

方！”

罗杰不吭气儿。他转悠到哈尔背后，悄悄抓起鳄鱼尾巴，猛

地一拉，把哈尔掀翻在地上。

“你等着，到了黑瓦洛地区我再炮制你，”他说，“我要帮他

们割下你的头，等着瞧吧。我要用油炸它，用盐水腌它。麻烦的

是，这么个丑八怪，不会有博物馆肯要。”

他住了口，因为哈尔已经抓住他，正在用力把他往鳄鱼

的大口里塞。

酒店老板小心翼翼地把家具从打得不可开交的兄弟俩

身边挪开。看着他俩不合时宜的行为，他很不以为然。

但是，约翰·亨特看着两个儿子，却不无骄傲。他们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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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莽探险的最佳搭档。哈尔已经完成了中学的学业，马上就

要上大学了。他长得跟父亲一样高大壮实。罗杰还在长个

儿，别看他精瘦精瘦的，却也机灵。尽管他不得不承认，一

提起那猎头生番，总有些不自在，但他还是够勇敢的。他比

哥哥小四岁。学校正好放了假，他利用假期参加这次捕猎。

他们的父亲答应过，只要他们在这次探险中表现出色，他就

让他们到南海去一趟作为奖赏。

一位公务员给约翰·亨特递上一份电报。约翰·亨特撕

开封套，展开电报。扭打作一团的兄弟俩松开了手，注视着

父亲。

约翰·亨特把电报看了一遍，又看一遍。接着，似乎不

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又看第三遍。探险家古铜色的脸并未改

色，但他嘴角的肌肉绷紧了，手指紧紧地捏着电报。两个孩

子等得不耐烦了。

“爸爸，你怎么啦？那上面说的是什么呀？快告诉我们

吧。”

亨特大笑，“有人企图耍弄我们。”说着，他把电报递给

儿子。电报上写着：

厄瓜多尔摇基多摇基多酒店摇约翰·亨特
亚马孙河并非好地方摇若要平安摇最好离它远点儿

摇家中有事需你照应
电报是从纽约发来的，上面没有署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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摇穿鞋的跟踪者

“发电报的会是谁呢？”哈尔满腹狐疑。

“可能是探险者俱乐部那儿的一个家伙，他想和我们开

个小小的玩笑。”亨特说。不过，看得出来，他的儿子对他

的解释并不满意。

“您看家里会不会有什么事？”哈尔壮着胆问。

“当然不会。有事你们的妈妈会来电报的。”

哈尔拧起了眉心，他在动脑筋时老是这样。

“看来，这地方对我们来说倒真是个神秘的谜，”他说，

“有谁会对我们心怀嫉恨呢？谁会企图阻止我们到亚马孙河

去呢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”他的父亲说，“但我认为我们没必要为这

样一封匿名电报大伤脑筋。发电报的那个家伙既然没胆量署

上他的名字，他就未必有胆量来伤害我们。”

“我们难道不可以追查一下吗？发报人总得在电报局留

下自己的姓名、住址，不对吗？”

“说得对，不过，如果他不想让人知道他的身份，他就

不会留下他的真实姓名和地址。”

罗杰什么也没说，这种古怪的事情使他的心怦怦乱跳，

眼睛越睁越大。父亲注意到孩子的紧张心情，他说：“很可

能是一个什么怪人干的，他并没有什么恶意。好啦，我看我

们还是别管它了吧。明天还要起早呢，睡觉去吧。我们拂晓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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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发，要是那位愣头愣脑的爱尔兰飞行员能把他的飞机弄妥的

话。”

“要不，我现在就到他那儿去一趟。”哈尔提议说。

“好主意，我也去。”罗杰插嘴说。

“不，”他爸爸说，“你最好给我乖乖地睡觉去。”

哈尔信步走到独立广场。那儿正在举行吹奏音乐会。音乐在

大教堂和主教宅邸前回荡。广场挤满了人，有衣着华丽的西班牙

血统公民，也有戴着平顶帽、披着毛毯似的披巾的印第安人。

哈尔想，多么美丽神秘的城市啊！它坐落在群山环绕的盆地

中，白雪覆盖的山峰在月光下闪耀。难怪基多人这么爱他们的城

市。“基多直通天堂。”他们老这么说。

哈尔放慢了脚步，他有点儿喘不过气来，因为这里的高度是

海拔圆愿怨远米。细细想来，厄瓜多尔的首都的确跟天堂门挨着门，
它是世界最高的城市之一。赤道就从城外经过，这儿的风还不算

刺骨，然而空气的清冷，仍然使人难以相信赤道就近在咫尺。哈

尔扣好大衣，走出灯火通明的广场，踱进老城狭窄的黑黢黢的街

道。

鹅卵石铺成的路面坑坑洼洼，走在上面得十分小心。街道两

旁是古老的土砖房，苔痕斑驳的红瓦房顶几乎覆盖住整条街，走

在街上就像走在地道里。

全身裹得严严实实的行人，赤着脚，幽灵似的悄悄溜过。

哈尔感觉得到，一双穿鞋子的脚正在他身后不紧不慢地跟

着。开头，他没有在意。但从委内瑞拉大街向右拐进苏克雷街

后，他仍然听得到这穿鞋的脚步声，这才开始警觉。他向左拐进

皮钦查街，脚步声依然跟着。哈尔想开开心，于是，绕着那一带

转了一圈。那双鞋的主人也跟着绕了一圈，并且离哈尔越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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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了。这可就不那么好玩了。哈尔加快了步伐。

他尽量放轻脚步，把跟在后边的人甩得远远的，然后，

一步跨进特里·奥尼尔那幢房子门廊黑洞洞的阴影里，从口

袋里掏出手电等着。

一直在跟踪他的那个陌生人走过来了。他有点儿举步不

定，在每一家人家的门廊前都驻足片刻，最后，他来到哈尔

藏匿的门廊。

哈尔摁亮手电，直往那穿鞋人的脸照去。

他不是厄瓜多尔人。他是个身材魁伟的大块头儿，拉丁

人比较瘦小纤弱，印第安人虽然粗犷，块头儿却不大。这家

伙看上去会叫人联想起职业拳击手或者芝加哥大街上的歹

徒。在强烈的灯光下，他的脸扭曲变形，凶残阴险得难以形

容。他的双眼像一头受惊老虎的眼睛一样闪着寒光。密林里

那些猎人头的生番也没他那么野蛮残忍。

哈尔差一点儿就忍不住要举手去拍他朋友的屋门，但他

抑制着这一欲望说：“你在跟踪我。”

那人眨眨眼，“什么？你疯了，我只不过在散步呀。”

“可笑，你散步怎么老跟我走一样的路呢？”

“你怎么会这样想？”

“你穿着鞋，这样，我就能分辨出你的脚步声。”

“穿着鞋？你这傻瓜，在基多，穿鞋的人多着呢。”

“对，但你的鞋子有点特别，我到哪儿，它们就跟到哪

儿，甚至跟着我在街上绕圈。”陌生人威吓地逼进门廊，但

哈尔站的位置比他高一个台阶，这是一个有利的地形。而

且，一旦吵闹起来，附近的居民都会出来。

那人的脸色忽然缓和下来，脸上露出温顺的笑容。



愿摇摇摇摇

哈
尔

罗
杰
历
险
记

澡
葬
藻
则
造怎
燥
躁蚤藻
造蚤曾
蚤葬
灶
躁蚤

“说得对，伙计，我是在跟踪你。但我并没有恶意。我看得

出你是美国佬，会讲我们的话，我———嗯，我只不过想打听一

下，到圣多明各教堂该怎么走。今天是礼拜日，我想，我可以去

作祷告，点上几枝蜡烛。”他抬起那双充满血丝的眼睛望着天空。

“顺着这条街一直走到弗洛尔斯街的拐角处。”哈尔说。

“非常感谢，”陌生人说，那模样还挺斯文。但是，哈尔熄

灭手电的那一刹那，他眼中最后闪出的凶狠的一瞥使哈尔的脊梁

骨都凉透了。“后会有期！”

哈尔转过身去敲特里家的门时，心里分明感到，那人说的

是，“别得意得太早⋯⋯”

进了特里·奥尼尔家的客厅，哈尔坐在温暖、舒适、明亮的

灯光下，讲述了刚刚发生的事，同时也提到那封匿名电报。

特里是个年轻的飞行员，他轻率、散漫、无法无天，对什么

事都不在乎。他爱冒险，听说哈尔碰到了这么富于刺激的事情，

竟向他表示祝贺。

“看来，你这次探险大有搞头，”他说，“你看这两件事之间

有什么关联吗？你们在纽约有没有什么冤家对头，会不会派特务

到这儿来把你们弄垮呢？”

“我们没什么冤家对头，”哈尔说，“当然，我们有竞争对

手，一个很强大的对手。”他突然住了口，拧起了眉心。“我寻

思⋯⋯”他说，“特里，也许你提醒了我。”

“好吧，明天早上还飞吗？”

“当然飞。飞机怎么样？那些制动器都修好了吗？”

“嗯，还没完全修好，”特里用他平易的爱尔兰口音说，

“不过，它们还能应付。”

哈尔想，特里做事想必多半是靠了幸运女神的关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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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好吧，”他说，“拂晓，停机坪那儿见。”说着，站起

来要走。

“要不要找个保镖护送你回酒店呀？”

“我对付得了，”哈尔大笑。他没有走原路，而是绕了条

远道。他走在街中心，眼睛和耳朵都随时留心着四周的动

静，一路平安无事。回到酒店，父亲和罗杰都睡着了，他

想，自己今晚肯定会胡思乱想、彻夜难眠，但还是上了床。

白天的活动使他筋疲力尽。基多的地势很高，空气稀薄，要

在那儿坚持下来，必须有足够的休息。五分钟后，哈尔也进

入了梦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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摇拂晓的飞行

“到格林、赫尔的乘客，上飞机啦！”特里喊道，同时加快

他那淘气的四人座———“富源”号小飞机马达的转速。

亨特一家随着他登上飞机。他们的装备、器材和枪支放在行

李舱内。“富源”号颠簸着顺着草坪跑道慢慢滑行，逐渐加速。

当飞机以每小时员圆园公里的速度摇摇晃晃地行驶时，一阵风
从侧面吹来，使得飞机拐了个弯，向一辆救火车直冲过去。

如果制动器没毛病，特里本来可以拨转机头，让飞机从救火

车的任一侧拐过，但制动器却坏了，刹车失灵，使他无法停机，

撞机警报器在机场上空呼啸。救火车上的小伙子们像爆玉米花似

的从车里蹦出来。

就在这紧急关头，特里以他那爱尔兰人特有的不可思议的勇

气，孤注一掷。他把油门加到最大，飞机吼叫着在跑道上飞驰，

救火车就在正前方。

飞机能上升到足够的高度，以便越过这拦在路当中的火红的

金属魔鬼吗？

机头的起落架已离开地面。另外两个起落架轻轻跳动了几下

就升上去了。飞机在离救火车仅几十厘米高的地方擦过，腾空而

起。

不懂飞行的人体会不到这种危险。哈尔和他父亲都开过飞

机，只有罗杰是第一次上天。

他一直在埋头研究那幅地图，这会儿，他抬起头来，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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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父亲和哥哥的脸色煞白，便若无其事地问道：“出什么事

儿了吗？”

哈尔恨不得把他给活剥了。还有那位什么都满不在乎的

飞行员，他真想骂他个狗血淋头。真没办法，命运女神肯定

是爱上这小伙子啦！

飞机懒洋洋地上升。这是飞行高度的问题，不是坚固的

小“富源”的过错。

“上升速度是多少？”哈尔问。

“每分钟圆苑园米左右，”特里说。
“可是，现在还不到每分钟员缘园米。”
“飞机的升限是多少？”哈尔忧心忡忡地注视着那些高耸

入云、雪压冰封的悬崖峭壁。飞机必须越过这些陡峭的山

崖，才能降低飞行高度。

“这小玩意儿，”特里骄傲地说，“可以一直上升到数千

米高空。”

“即使这样，你也飞越不了这些山峰。”哈尔看着地图

说。厄瓜多尔重峦叠嶂，耸立着猿园座大火山。基多四周被
巨人似的高山包围着。哈尔向窗外望去，那边，科托帕希

———世界上最高的活火山，利剑似的刺向远园园园多米的高空。
凯艾比和安蒂沙娜几乎和它一样高。

“我们可以从两座山之间穿过，”特里安慰哈尔说。

“那你现在怎么向北飞呢？”

“我只不过以为，你们可能会想看一看赤道。那边，看

见那座纪念碑了吗？那是员怨猿远年法国的一个勘测团为了准
确测出我们这个星球的体积，竖起来作为赤道线的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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